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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坍记和守望

—论沈从文的乡
土小说

郑 宏 伟
浙江大学 校长办公室

,

浙江 杭州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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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从文以湘西边地风俗和社会历史人生为题材的作品
,

在中国南方地域文明的背景上
,

揭示了历史演

进与人伦道德二律背反的永恒悖论
,

也为历史长河和人类生命神性的不竭长流作出了悲悯而执著的注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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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乡土文学的源头
,

可以追溯到人类初民文化时期的神话
、

传奇等远古文学
。

事实上
,

整个

农业文明史上的古典文学无不带有
“

乡土文学
”

的胎记
。

随着农业社会迈进工业时代
,

城乡文明的

冲突在文学领域得到反映
,

乡土文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母题
。

其中以
“风俗化描写

”

和
“

地方色彩
”

见长的乡土小说
,

直面矛盾 日益尖锐化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
,

审视一个国家和民族生活中这一对

历史性的文明冲突
,

其价值取向带有浓厚的
“

乡土情结
” 。

在这一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中
,

乡土文学大

大促进了 世纪文学的发展
。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
,

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缩影—乡土社
区的生存状态

,

成为当时思想家
、

艺

术家们关注的焦点
,

乡土小说也就成为五四新文学反封建意识最先找到的
“

载体
” 。

在中国现代小

说之父鲁迅及其作品 狂人 日记 》等的影响下
,

年代中国出现了一股
“

乡土小说
”

创作热
,

并形成

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派
。

与这一潮流中提出的为
“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

呼号的创作方向

及在
“

乡愁
”

表现中体现着同情怜悯农村
、

小乡镇中劳动者的人道真情在精神返乡情绪中
,

将乡土文

化浪漫化为对宁静温馨的乌托邦幻想不同
,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执著于表现
“

优美
,

健康
,

自然
,

而又

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 ,

并从这一审美宗旨出发
,

努力在文化和精神意义上作寻根的追求
。

他的

乡土小说作品系列
,

从湘西特定地域传统美好人性的复演开始
,

到关注这一人生形式在近现代社会

变迁中的多重变奏
,

无形中完成了其湘西乡土小说作品的三个序列
。

在人性的炙烤和坍纪中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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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完整的作品将地方色彩和个人化写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

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全部文化批判和

人性憧憬
。

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乡土作家所走的路不同
,

沈从文揭示了历史演进与人伦道德

二律背反的永恒悖论
,

为历史长河和人类生命神性的不竭长流作出了悲悯而执著的注解
。

一
、

人性的审美表现

年代末
,

沈从文的小说逐步走向成熟
。

这一时期的作品构成了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第一个序

列
。

在这一序列作品展示的古老湘西充满人性活力的神秘人生画卷中
,

作者着意表现了最能揭示

人性深度的湘西性爱和婚姻形态
。

从
“

神尚未解体
”

的悠远蒙昧年代
,

到 年代社会大变迁之前
,

沈从文乡土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环境是湘西平静的一隅
,

生命形态呈现着活泼的 自然本性和强烈

的生命意识
,

主体生命精神的本质显得纯朴蒙昧
,

表现为
“

其生如浮
,

其死则休
” 。

这里
,

人性优美

而雄强
,

拙朴而伸张
,

我们听到的是古老湘西人性的牧歌
。

一 自由生命的原始景观

《龙朱
、

《媚金
·

豹子与那羊 》
、

神巫之爱 》
、

《月下小景 》
、

《凤子 》从时间和内容上 自成一个系列
。

这些作品没有指明故事发生的年代
,

生命的存在没有确定的时间形式
。

作者只是根据湘西原始风

俗
,

以丰富的想象
,

在一个个民间传说般的美丽故事里
,

展示了古老湘西这一净土中健康
、

单纯
、

真

挚
、

淳朴的美好人性
,

道尽了古老湘西
“

原乡人
”

的生存本色
。

其中两篇小说所显示的
“

原乡人
”
的生

命存在形式
,

具有震撼人们灵魂的血色美艳
,

那就是 媚金
·

豹子与那羊 》和 月下小景 》
。

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复存而双双殉情的故事
,

无论是媚金
、

豹子或者摊佑

及其恋人
,

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
“

自然人
”

的特征
。

在这里
,

男女爱情
、

两性关

系还没有受到等级关系及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
,

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
,

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生活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
。

在爱与被爱
、

偷生与死亡之间
,

他们
“

不要牛
,

不要马
,

不要果园
,

不要 田地
” ,

不要物质的一切
,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
, “

是光
、

是热
、

是

泉水
、

是果子
、

是宇宙的万有
” 。

他们秉承 自然的造化
,

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 自然神性的安排
。

这样的
“

自然人
”

或者
“

原乡人
”

的性格范型
,

无疑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人格范型
,

是

尚未被物质
、

虚荣所站污的人性的原型
。

二 自在生命的原生态景观

如果说远古湘西神秘感人的爱情故事
,

因其赖以存在的时代早已久远而显得虚无缥缈
,

爱情主

人公的美好人性也显示出不食烟火的另一面
,

那么
,

沈从文另一部分乡土小说 柏子
、

《雨后
、

《阿

黑小史 》
、

采蔗
、

旅店 》等所反映的民国前后湘西农村的人生形态
,

则再次展示了湘西
“

自然之子
”

的遗风和昂扬的生命力
。

这一组作品也基本从性爱状态作透视
,

以同一个视角同远古湘西的纯美

人性形成了一个承继和对照的关系
。

比较 柏子 》
、

《旅店 》表现生活在底层的柏子们那种感官放纵的性爱愉悦价值观念和义利取舍

原则
,

雨后 》
、

采蔗 》
、

《阿黑小史 表现的则是湘西小儿女尚未被都市文明所污染而在大 自然的牧

歌中自由生长发展的
“

粗糙的灵魂
,

单纯的情欲
” 。

《采蔗 》
、

《雨后 同为描写边地青年男女在山上

的调情相悦和
“

撒野
”

的情景
,

阿姐虽然
“

读过书
” ,

却知道
“

女人只是一朵花
,

真要枯
。

知道枯得比

其他快
,

便应当更深的爱
。 ”

而《阿黑小史 》无论从人物性格
、

活动情景上看
,

则是短篇 雨后 的情节

向中篇的扩容和延伸
。

同 柏子 》
、

旅店 》一样
,

作者所做的只是通过这一人性中最 自然的关系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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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将被
“

文明
”

扭曲的人欲还原到真正的
“

人
”

的本来地位
,

恢复 自然本性的人性理想
。

总之
,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第一序列
,

大多以性爱表现为主题
,

故事中的人物从远古的民间传说到

近代社会大变迁之前的平静年代
,

同自然万物一样单纯
、

质朴
,

跃动着原生态生命的力量
。

正是基于

这样的习俗和环境
,

个体生命有了对自身命运的自由把握
,

自然和社会的环境充满着牧歌色彩
。

沈从文曾将
“

在
‘

神
’

之解体的时代
”

赞颂
“

神
”

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之一
。

他说
“

我在
‘

神
’

之

解体的时代
,

重新给神一种赞颂
。

在充满古典庄严和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意义时
,

来谨谨慎慎写最

后一首抒情诗
。 ”〔‘ 媚金

·

豹子与那羊 》
、

月下小景 》
、

龙朱 》等可以说就是在
“

神
”

的解体时代
,

对生

命中最具
“

神
”

性的
“

自然人
”

所唱的最后一曲赞美诗
,

而 柏子 》
、

《旅店 》
、

《雨后 》等
,

则是对这
“

自然

人
”

余韵的拾捡和回眸
。

二
、

人性的炙烤和坍纪

在人类进化史上
,

社会文明的发展
,

既使人类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并逐步征服 自然
,

同时也伴随

着人对自然的背离和生命本性的失落
。

正如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 》中分析黑格尔哲学时指出的
, “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 , “

每一种新的进步

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裹读
”

阁
,

受着
“

文明
”

与
“

自然
”

二律背反规律的制约
,

人性一方面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得到释放
,

另一方面
,

又给 自身带来了新的束缚
。

当时代政治和社会剧

烈变迁的巨大冲击渐渐溃毁了古老湘西封闭的堤岸
,

原始宗法制度和 自由民经济出现解体
,

朴素的

民风随之消失
,

这里的乡土失去了往 日的平静和安宁
, “

童年
”

湘西已一去不返
。 “

自然人
”

赖以生存

的空间不复存在
,

健全质朴的人性被扼杀 沈从文第二序列的作品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幅湘西
“

原

乡人
”

在
“

失乐园
”

后的生活图景和命运
。

但是
,

即使在此
“

神
”
已解体的环境里

, “

原乡人
”

的性格也并没有完全被时代的大力所泯灭或彻

底扭曲
,

人性的力量依然顽强地生长着
。

与第一序列作品不同
,

这一序列作品表现的则是健康人性

面临的多重炙烤和重压下的坍纪
。

一 牧歌湮灭

地方风土的变化
,

人性的承继和演变虽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但有时却会因巨大而突然的

事变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和扼杀
。

在对湘西古朴人性
“
失乐园

”

后的重新追寻中
,

沈从文凭着湘西历

史上
“
改土归流

”

年代发生的血腥事件
,

找到了最初的源头 —
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 》撷取

湘西苗村北溪
“

归化
”

事件
,

对清王朝武力废除湘西土司统治的断片进行了历史的再现
。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司空见惯的流血事件
,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却是一篇无声的政治寓言
。

在这里
,

历史的进步并不意味着自由
、

欢乐的新的降临
,

新政权
、

新制度的建立
、

巩固
,

使湘西原始文

明被封建文明所劫夺和污染
,

初民文化被封建专制文化所取代
,

湘西的牧歌时代从此失去生存的土

壤
,

人与人的自由交往被套上了
“

文明
”

的规约和等级的藩篱
。

于是
,

在自然牧歌环境中成长的健康

正常的人性
、

人欲再也不能得到自由的爆发和表现
,

而只有通过畸形
、

变态的方式找到通向神性的

途径
。

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中
,

商会会长小女儿爱慕者中只有豆腐店青年对少女的爱才是真正

纯洁无瑕
、

具有
“

神性
”

的爱
。

作者着意给这种
“

神性
”

的爱制造了在 月下小景 》
、

媚金
·

豹子与那

羊 中相同的氛围 山中的石洞
,

洞中的石床
,

纯洁赤裸的少女身子
,

身上地下蓝色的野菊花
。

似曾

相识的情景
,

似曾相识的人物
,

这一切景象不仅消隐了恋尸事件表面的淫邪与罪恶
,

相反却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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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情和两性关系已被世俗权势扭曲和物化的社会制度和环境里的人性闪光
。

媚金
、

豹子的年代

已经离去久远了
,

但在权势和物欲充斥的年代里
,

自然人性不惜以死亡相抗拒的突围
,

正是
“

神性
”

被迫以自身毁灭为代价的畸形而神圣的显现
。

马克思在论及两性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时指出
“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 自然的

关系
。

因此
,

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
,

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

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
,

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
,

也就是说
,

别人作为人在
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需要

,

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 ”

’在
“

失

神
”
后的湘西世界里

,

由于现代文明的浸染
,

两性关系这一人的
“

自然本质
”

和
“

人的需要
” ,

在现实关

系中被侵蚀和扭曲而不堪重围
,

而且在人的观念世界中也被丑化
,

变得丑陋
、

邪恶和阴暗
。

小说《夫

妇 》对此作了深人的刻画
。

小说以城里人
“

磺
”

的视点来观察描绘乡下人的生活
,

发现年青夫妇所流露的健康正常的人性
,

在
“

文明社会
”

麻木不仁的牺牲品
、

堕落乡村的集体象征和虚假人性的卫道者—
乡村中人和乡村

特权者的包围中
,

反被作为无耻邪恶
、

反常荒谬而受到了肆意践踏和污辱
。

城市
“

文明社会
”

的病患

者
“

瑛
” ,

非但不能在乡村美丽的风光中淘洗城市文明的污染
,

重新恢复 自然健康的生命力
,

反而发

现乡村世界也已追随都市文明的脚步而逐渐失去那无邪
、

健旺的生命力和人性美
。 “

城
”

里人已注

定难以逃避这集体沦落的围堵
,

只有在那年轻妇人留下的枯萎野花中
,

寻味逝去的洁净乡村的生命

气息 ⋯⋯

二 荒谬神性

发自人的内在 自然本性的美好健康人欲
、

人性
,

在封建文明以至
“

现代文明
”

的阉割下变得麻木

退化
,

沦落到了昔 日黄花的命运
,

这不仅仅只是对人的自然本能欲求和对这二 自然欲求的合理性的

压制和摧毁
,

而社会美好理想
、

价值观念的迷失则更使人生显得苍 白
、

怪诞和荒谬
。

沈从文军旅小

说《会明
、

《灯 刻画的两个
“

堂
·

吉诃德
”

式的老军人形象
,

使我们从他们的社会梦想和生活理想的

破灭中
,

再次看到了生命神性的撕裂和覆灭
。

这对姐妹篇同时提供了
“

守旧
”

而不 自知的旧军人形象
,

将两个
“
多余人

” 、“

边缘人
”

推出到战乱

年代和都市生活的前台
。

两个人物同时具有
“

堂
·

吉诃德
”

式的性格特征 纯朴
、

执著
、

忠诚
、

守旧
。

相对于他们停留的观念世界
,

会明
、

老司务长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是陌生的
,

而造成他们与现实生

活世界格格不人以至严重错位的则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神圣梦想
。 “

伟人
”

情结和
“

守疆
”

情结成

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
,

也使他长年保藏军旗的行动和每打一仗便越接

近
“

到国境边沿屯边卫国
”

的荒唐梦想具有了光荣和神圣的色彩
。

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则

是一个
“
义仆

”

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
“

荣归
”

故里的梦
。 “

荣归
”

情结既是老司务长对于
“

我
”

的

家庭美好生活的憬憧和理想
,

也是支持他几十年的强大信念和精神支柱
。

由于人物主观精神和现实世界的严重倒错
,

沉缅于理想境界中的会明成了军阀队伍中的多余

人
,

司务长则成了都市喧嚣生活的边缘人
,

在本质上显示出其人生意志的非理性和荒谬性
。

然而
,

正如屠格涅夫对于堂
·

吉诃德的理解那样
,

在会明和老司务长身上
,

无不
“

全身心浸透着对于理想的

忠诚
” , “

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
”

与
“

虔诚的阪依和牺牲
”〔’〕

。

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

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

如果说会明的
“

树林
”

意象寄寓

着一个老兵对于和平社会的和平幸福之梦
,

燃烧在老司务长心中的薄明旧
“

灯
” ,

则象征着作者对于

未经污染的湘西古老乡村生命神性的美丽的怀旧
。

三 生命浮沉

当沈从文从回望湘西原始生命神性
,

到展示这一神性在现代
“

文明
”

社会演变中的炙烤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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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光不得不被引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
,

并获得了对于时代生活更为广阔的审察
。

如果说 七

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 》
、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

夫妇 等着重描述古老湘西生命神性所赖以

存在的大背景
、

大年代的消失
,

《会明 和 灯 》透视了动乱年代里生命神性被抛荒在大小名利场上的

荒谬现实
,

那么
,

丈夫 》
、

贵生 》
、

柏子 等篇则从湘西社会一组卑贱人物的生存挣扎中
,

再一次展

示了在社会险风恶浪中人性被放逐的悲凉图景
。

在这组作品中
,

《丈夫 》借湘西农村流行的介于
“

典妻
”

和卖淫之间的腐朽社会现象
,

揭露了在经

济破产情景下广大农民身受经济压迫和精神欺榨以及人性被践踏的悲剧命运
,

揭示了在这双重欺

榨下湘西农村社会出现的人性腐蚀和变异
。

《贵生 则讲述一个乡村青年佃户被地方豪绅
“

从狗嘴

里抢肉吃
”

的
“

夺爱
”

事件
,

作者借这一人性之
“

恶
”

之
“

丑
”

对人性之
“

善
”

与
“

美
”

的胜利的故事
,

再一

次揭示了处于经济依附地位的乡村普通人生在精神
、

人身方面受到践踏欺凌的社会现实
,

同时
,

也

反映出乡村社会的人性世界陷人附炎趋势
、

宿命偷生的麻木苍凉
。

生存的依附性和生活希望的虚幻性最终决定了柏子
、“

丈夫
”

和贵生的
“

梦
”

的无望和破灭
。

在

沈从文前两大序列作品中
,

这三篇小说首次将对人性的考察与对人生的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
,

深人

发现了湘西农村社会中破灭殆尽的人性状态及其社会经济 制度 根源
。

就人性的对象而言
,

大而

言之
,

表现于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制度和道德伦理 次而言之
,

表现于具有相对稳定的类的特征

的阶层人生 小而言之
,

则首先表现于社会众生中的个体人生
。

而人性附丽于人生
,

必首先附丽于

生活和生存
。

在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下
,

生存基础的崩溃造成了湘西农村下层人生物质上的贫

困无依和精神上的麻木贫乏
。

而当社会的堕落腐败和求生的本能使两性关系和纯洁爱情被物化为

可以
“
出让

”

和待价而沽的
“

商品
”

之后
,

社会人生在本质上 已经幻化为人欲大分赃和人性大拍卖的
“

盛宴
” 。

在这场
“

盛宴
”

里
,

不仅有缥客
、

巡官和四爷
、

五爷这样明火执仗的操刀宰割者
,

也孵化出了

水保
、

掌班大娘和杜老板
、

金凤这样的分羹者
、

乞怜者
,

而由于生存地位的失落
,

柏子
、“

丈夫
” 、

贵生

们所代表的健康纯美的人性
,

也已随着生存的无望同样丧失了社会人性主体的地位
,

遭到被放逐和

封杀的命运
。

柏子身上保存着的人性多少具有 自在状态中不问青红皂白和得过且过的
“

流氓
”

性与

自我麻醉性
, “
丈夫

”

和贵生所代表的人性也只能通过非理性的消极退避或消极反抗
,

在孤苦无依的

黑暗角落中舔疗 自己滴血的伤 口
。

在作品的象征意义上
,

三篇作品所揭示的人性
“

丑
” 、 “

恶
” ,

已将

人性的
“

美
” 、“

善
”

赶杀得流落漂零
,

健康人性不仅迷失了方向
,

而且已经随着湘西生命主体从物质

到精神的贫困
,

陷于没落的悲境
。

四 自由绞杀

经历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的剧烈变迁
,

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农村
,

也早 已渐渐失去了往 日的宁

静
。

北伐战争
、

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变
,

经由
“

民国
”

新统治机构和政治秩序在湘西的确

立
,

也毫无疏漏地将偏僻湘西裹挟进了这一现代中国新生与腐朽
、

光明与黑暗
、

生存与毁灭的搏斗

漩涡中
。

从新旧军阀中产生的新贵们
,

以比当年康熙
、

雍正年间剿杀
“

七个野人
”

要
“

文明
”

得多的方

式
,

完成了对湘西从政治
、

经济直至思想
、

文化的统治
。

所不同的是
, “

野人
”

时代的人们面对武力剿

灭只有俯首称臣
,

而现代湘西却因外来社会变革和科学理性的传播
,

已经在小城镇的知识阶层和年

轻一代中滋长了
“

开化
”

的
“

谬种
”

和
“

赤化
”

分子
,

他们是湘西社会在外来政治及文化冲击下产生的
“

新生代
” 。

正是已在精神世界上走出湘西的这一代人中
,

诞生着对于社会变革的愿望
,

也诞生着对

于把握命运的自觉追求
,

他们是新的时代环境中湘西社会的良知和新人性的代表
。

然而
,

在政治高

压统治下的湘西社会
,

正如光明的
“

盗火者
”

—共产党人所
遭受的残酷迫害一样

,

这批湘西新人性

的代表也终究难逃现实政治的罗网
。

同是讲述民国十八年前后的故事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菜园 》
、

新与旧 》
,

构成了一对透视湘西现实政治生活的姐妹篇
,

揭露了湘西新人性的萌芽在白色恐怖下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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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无情绞杀的命运
。

《菜园 》讲述的是湘西小城一对无辜母子的故事
,

《新与旧 则表现一个老刽子手在最后一次杀
“

共产党
”

的事件中导致的灵魂震颤和崩溃
,

暴露了湘西反动统治灭绝人性的
“

魔鬼
”

面 目
。

从作者

一贯以人性眼光考察现实社会的立场来看
,

通过两对青年夫妇的被残杀事件
,

作者所要揭示的正是

他对现代湘西社会中新人性的发现以及这一新人性在政治
“

屠宰场
”

包围下的现实命运
。

反动势力在湘西的血腥存在
,

任何政治信仰和民主 自由理想都注定是不许
“
出生

”

和不容
“
生

存
”

的
。 “
最后一个刽子手

”

之死
,

是死于白色恐怖中的一场精神恐怖
。

相对于 丈夫 》
、

贵生 》所揭

露的
,

老兵在精神恐怖中的死亡
,

更具有人性被宰割的历史深刻性
。

三
、

幻灭和守望

通过丰厚深沉的第一
、

第二序列作品
,

沈从文发现了古老湘西这片神秘故土亘古至今社会人生

演变的历史轨迹
。

而这一切
,

从沈从文的文学初衷和创作实践来看
,

是从牧歌般的生命神性张扬
、

神往开始
,

又以这一神性在现代湘西多重搜灭的痛楚和悲悯而告终
。

然而
,

沈从文并未沉缅和满足

于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
,

作为一位热切关注现实人生命运的多产作家
,

沈从文又在 年代以他厚

实的人生阅历
,

站在湘西历史与现实见证者的立场上
,

完成了湘西系列中的两大杰作—
边城 》与

长河 》
。

比较作家的第一
、

第二序列作品
,

边城 》更为本质地表现了湘西
“

失乐园
”

后人性 自身面临

的沉重负荷和永恒悖论
,

长河 》则在现代湘西风云激荡的背景上展示了生存的失落与抗争
、

主体人

性的成长及回归的广阔社会图景
。

无论从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来看
,

这两部小说

足以表明沈从文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境界
,

可以相应归人为他的乡土小说的第三个序列
。

一 他乡明月

边城 在 年代问世以后
,

即广受批评和关注
,

毁誉纷争
。

对其艺术表现方面取得的成功
,

似

乎无可争议
,

而对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意义
,

却有着多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

但在对《边城 》流露偏爱

的作者本人看来
,

似乎都近乎
“

买犊还珠
” ,

无关痛痒
,

自认为
“

凡是用什么
‘

观点
’

作为批评基础的都

没有说服力
,

因为都碰不到问题
。 ”

边城 》的故事并不复杂
,

这部由 个章节组成的精致中篇讲述的是 世纪初叶湘西淳朴的

地域风情中发生的爱情故事
。

小说融人了作者丰富
、

细腻的人生意绪
,

设置了意蕴丰富且流动的象

征意象
。

从小说篇名
“

边城
” ,

到
“

边城
”

所拥有的大 自然美丽风光
,

从纯朴 自然的人际关系及这种关

系中
“

暗流
”

的出现
,

到作者对翠翠
、

二老爱情故事欲说还休的结尾
,

无不显现为一个完整无缺的象

征喻体
。

深人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及各种人际关系的寓意
,

不难发现作者开拓出了一个人性的寓

言视境
。

在作品提供的视境里
,

翠翠和二老
、

大老的爱情三角关系
,

出现在古老湘西纯朴自然
、

博爱从善

而不乏粗野厚直
、

野性生机的社会人际关系里
。

作为这一人际关系中第一代的老船夫和第二代船

总顺顺
,

正是这种人际关系和人性美德的体现者和见证者
,

第三代大老
、

二老
、

翠翠则是在如此美丽

山 和纯美人际关系
、

古朴民风习俗孕育下长成的纯正无邪的
“

自然之子
” 。

但是
,

就在这第三代
“

自然之子
”

发生和憧憬着圣洁爱情的
“

这一刻
” ,

纯美的人际关系已在
“

新碾坊
”

下面悄悄透出一股

狰狞的暗流
。

由于财富和权势因素的潜人
,

爱情这一男女之间纯美人性的结晶
,

正裂变为世俗社会

中的交易商品
,

爱情关系中的男女陷为交易关系中的配角
。

这种爱情关系中人性因素和商品因素

的地位颠倒和背反
,

导致湘西近代社会的人性内涵趋于复杂
,

变得人心不古
,

旧情不再
。

原本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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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自然环境和纯朴的社会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孕育
、

结果的纯真爱情和古朴人性
,

从此被迫从生活

的真实退隐为心灵的真实
,

美好纯洁的人性从此成为湘西儿女永远索解不尽的
“

梦
” ,

永远凝神费思

的
“

乌托邦
” 。

爱情故事的三个主角翠翠
、

二老
、

大老对于 自由爱情的幻想和追求
,

体现了他们生命深处的自

由意志和纯粹神性
,

表明他们是新一代湘西古朴人性的继承者
。

小说悲剧故事的两个
“

牺牲
”

者 大

老和老船夫
,

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命运和人生寓意
。

大老是作者为故事情节发展特设的
“

推进器
” ,

检

验矛盾纠葛中的人物关系的
“

镜子
” ,

也是纯洁自由爱情的体现者和反证者
。

老船夫
“

爷爷
”

如同屋

后的古塔
,

既是前后十几年中女儿
、

外孙女两代人两种人生命运的见证人
,

也是古老湘西纯朴人性

的代表和
“

看护人
” 。

面对 自己料想不到的
“

车路
”
和
“
马路

”

的矛盾
,

对于翠翠的恋情
,

他依然如同尊

重十几年前女儿 自己的选择那样
,

也仍然顺从和尊重翠翠的选择
,

这既是老船夫对于 自由爱情的尊

重和
“

放任
” ,

也是体现在老船夫身上的湘西古老人性的必然选择
。

老船夫的故去
,

直接动因源于对

船总顺顺的碎然失望和对于翠翠命运的优虑
,

其寓意恰如白塔在雨夜里的无声倾纪
,

象征着牧歌般

纯美的湘西古老人性和社会民风基础在他这一代的最后终结
。

作为一个随物欲世界的浮动而动摇的代表
,

船总顺顺是湘西古老人性由重生命神性和美德向

重世俗物欲
、

权势的靠拢和转型的象征 而中寨
“

米场经纪人
”

则已惯于掂量
“

斤两
” ,

为达到撮拢二

老与团总女儿结亲的目的
,

可以不择手段造谣中伤
、

落井下石
,

这一形象无疑正是作品塑造的堕人

世俗功利深渊中的仗势
“

劫夺者
” ,

是蛀蚀和导致湘西美好人性退隐的卑污人性的象征者
。

作品倾注矛盾的最终主角
,

却是那个敢于以
“

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
”

而件逆父亲的二老
。

二老和他父亲一样面临
“

新碾坊
”

和
“
旧渡船

”

的选择
,

却没有父辈的世故和动摇
。

无论是对于爱情

无私的自由追求
,

还是他的聪明多情和竹雀般善歌浪漫的灵性
,

在二老的身上
,

都集中体现着湘西

古老人性和生命神性的继承和坚执
。

作品最后以二老
“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

也许
‘

明天
’

回来
”

作结
,

已将二老幻映为人类生命 自由意志和圣洁情感的终极喻体
,

意味深长地道出了对于物欲时代生命

神性退隐的超然醒悟
,

并寄予了作者对在人性失落的年代里执著生命意志的悲悯和守望
。

边城 所述的
“

边城
”

已不只是一个地域
、

空间概念
,

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和文化概念
。

它讲述的

不只是一段历史的陈迹和单纯的
“

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

同时也是一尊凝固定格的人性变迁的

化石
,

在充沛的艺术感兴的影子下
,

深藏着社会人生历史的意蕴的《边城 》的故事是地域性和历时性

的
,

它反映的是 世纪初湘西社会大变动之前平静世风演变中的人性百态 也是获得广域性和共

时性的生命意蕴的
,

这种广域性和共时性指明了一种普遍意义的人
“

在
”

之境
。

在人类
“

失乐园
”

后
,

“

边城
”

之境即已无处不在
,

无时不在
, “

人
”

在之时
, “

边城
”

即在
。

碧溪咀的
“

古塔
”

和
“旧渡船

”

不在

了
,

而源 自人类生命的原乡的人性美
,

却似那
“

中夏十四
”

的明月
,

依旧四季轮回
,

常照常新
。

二 抗争与仿徨

从已完成的《长河 第一卷展示的思想与情感走势分析
,

这部长篇俨然是抗战前后湘西社会变

迁的历史记实
,

同时也可看作 边城 故事在时间流序上的姐妹篇
。

正如作者在 长河
·

题记 中说

的
“

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
,

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
‘

常
’

与
‘

变
’ ,

以及两相乘除中

所有的哀乐
”

—
长河 依然延续着沈从文惯有的文化视角

,

只是它的
“

常
”

和
“

变
” ,

已经从 边城 》

中的一般风俗文化及其深蕴的意识观念层面拓展突进到政治文化层面
,

从而力图揭开现代湘西史

上
“

五溪会猎
”

的隐秘帷幕
,

并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湘西主体人性的成长及回归和湘西未来历史长河

的流向
,

寄予一个
“

湘西之子
”

的憧憬
。

《长河 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抗战前后的湘西事变
,

小说的叙述指向
,

是以辰河 口岸吕家坪为代

表的湘西乡村灵魂合乎 自然的生存形式及其面对人生大患所作出的反应与抉择
。

这种反应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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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老水手
、

夭夭
、

三黑子等人物身上
。

正是这些人物的个性表现及其对不平命运的抗争
,

使作

品以其对乡下人言谈举止
、

心理状态及文化性格等近于神韵天成的刻画
,

完美地构成了整部小说对

于这场历史变动中湘西民性崛起的艺术造型
。

值得注意的是
,

同是对主体生命存在的探索
,

《长河 》

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出与 边城 相对应的模式
,

从而也在湘西社会时间流程和变迁史上显现出
“
乡

下人
”

的生命形式
、

生命神性随时而化的历史轨迹
。

老水手和夭夭
、

三黑子等人物身上萌发的政治

参与意识
、

对未来积极的抗争和憧憬
,

是 边城 以及 贵生 》
、

《柏子
、

丈夫
、

会明 》
、

菜园
、

《新与

旧 等作品中的人物所没有的—虽然全作还笼罩着国民党政权下作者
“

完全明白
”

的
“

那个无可克

服的根本弱点
” ,

作品中的民治思想也仍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

湘西乡村生命形式仍无可掩饰地

沿着湘西社会人性之
“

常
”

与
“

变
”

的历史长链而显示
,

以致在小说终卷处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

这既是湘西新民性普遍崛起的历史必然
,

也是湘西 自主 自立的主体人性和生命神性在现代政治角

逐和社会文化背景上的成长和回归
。

正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背景上
,

长河 篇名及其人物群像共

同显示出沈从文湘西世界
“

过去
” 、“

当前
” 、“

未来
”

的时空流程
,

从中隐现出作者对于人类历史长河

亘古长流的执著信念
,

也为作者本人的湘西乡土小说三大序列奉献了流显华彩的压轴之作
。

文明伴随文化的冲突而演进
,

每一位求索者都无法漠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文化两难—历史与道德的永恒悖论
。

然而
,

对于作家沈从文来说
,

虽然真正的
“

精神家园
”

也许只存在于想象和梦

幻的乌托邦
,

回归精神故园的
“

乡土之旅
”

注定将成为无尽悲悯的守望
,

而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代
“

游

侠
”

和生命本来意义上的
“

乡下人
” ,

沈从文及其作品也正像希腊神话人物
“

西西弗斯
”

般
,

寂寞而悲

壮地尽着那个看轻生死义利的
“

乡下人
”

的道义与责任
。

在《被背叛的遗嘱 中
,

米兰
·

昆德拉说
“

在我看来
,

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

中
,

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
。

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
,

什么是重复性的
,

什

么是被发现的
,

什么是摹仿的
。

换言之
,

只有在历史之内
,

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
,

而被发

现
,

而被评价
。 ”

以此来衡量
,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当无愧于称之为湘西的地域心灵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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